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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回摇
邓九公关心身后名

褚大娘得意离筵酒

上回书表的是安家迎娶何玉凤过门，只因这日邓九公帮

的那分妆奁过于丰厚，外来的如吹鼓手、厨茶房，以至抬夫

轿夫这些闲杂人等过多，京城地方的局面越大，人的眼皮子

越薄，金子是黄的，银子是白的，绫罗绸缎红的绿的，这些

人的眼珠子可是黑的，一时看在眼里，议论纷纷，再添上些

枝儿叶儿，就传到一班小人耳朵里，料着安老爷家办过喜

事，一定人人歇乏，不加防范，便成群结伙而来，想要下

手。不想被这新娘子小小的游戏了一阵，来了几个，留下了

几个，不曾跑脱一个，这班贼好不扫兴。好容易遇见了一位

宽宏量大的事主安老爷，不和小人为难，待要把他们放了，

这班人倒也天良发现，知感知愧；忽然不知从那横撑船儿，

跑出这么一个邓九公来。大家起先还只认作他也是个事主，

及至听他自己道出字号来，才知道他是个来打抱不平儿的，

这桩事通共与他无干；又见他那阵吹谤懵诈来得过冲，像是

有点儿来头，不敢和他较正。如今闹是闹了个乌烟瘴气，骂

是骂了个簸米糟糠，也不官罢，也不私休，却叫他们把丢碎

了那院子的瓦，给一块块整上，这分明是打主意揉搓活人。

四个贼可急了，就乱糟糟望着他道：“老爷子，你老也得看

破着些儿。方才听你老那套交代，是位老行家，你老瞧作贼

的落到这个场中，算撒腿窝心到那头儿了；不怕分几股子的

—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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赃，挤住了都许倒的出来，这丢了个粉碎的瓦，可怎么个整

法儿呢？真个的作贼的还会变戏法儿吗？这不是人家本主儿

都开了恩了，你老抬抬腿儿，我们小哥儿们就过去了；出去

也念你老的好处，没别的祝赞，你老寿活八十好不好？”

这班贼大约也看出老头子是个喜欢上顺的来了，那知恭

维人也是世上一桩难事，只这一句才把他得罪透了。他不问

长短，先向那班人恶狠狠的嚷了一口，说道：“没你娘的

兴，你九太爷今年小呢，才八十八呀！你叫我寿活八十，那

不是活回来了吗？那算你咒我呢！你先不用和我油料着，你

们也整不上这瓦，我给你条明路：这东西瓦铺里有卖的，人

家本主儿盖房的时候，也是拿钱儿买了来的，你们丢了人家

多少块，就只照样儿买多少块来，给人家赔上。索性劳你的

驾，连灰带麻刀，一就手儿给买了来，再叫上他几个泥水

匠，人多了好作活，趁天气早些儿收拾好了，夜里腾出工夫

来，你们好再赶你们的正经营生去。讲到买几片瓦，也不值

得打狠也似价的，去这一大群。匀出你们欢蹦乱跳这俩去买

瓦；留下房上滚下来的和炉坑里掏出来的那俩，先把这院子

破瓦拣开，院子给人家打扫干净了，也省得人家含怨。”那

霍士道听了这话，心里先说道：“好，作贼的，算叫我们四

个出了样子咧！有这么着的，还不及饱饱的作顿打，远远的

作趟罚干净呢？”待要怎样，又不敢和他怎样，只有不住口

的央及讨饶。他更不答言，便向安公子要了枝笔，蘸得饱

了，向那四个脸上涂抹了一阵。内中只有霍士道认识几个

字，又苦于自己看不见自己的脸，也不知给他画了些甚么。

望了望那三个脸上，原来都写着核桃来大小“笨贼”两个

字，好像挂了一面不误主顾的招牌；待要上手去擦，两只手

—圆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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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倒剪着。正在着急，见他搁下笔，便和方才要把他们送官

的那老头子说：“张伙计，你拨两个硬挣些的人，给我带上

他俩，就这么个模样儿买瓦去，手里可带住他拉腿的那把

绳，不怕他跑，也由不得他不走。有个闹累赘的，先叫他吃

我五七拳头再去。”

那两个贼听了这话，只急得嘴里把老爷子叫得如流水，

说情愿照数赔瓦，只求免得这场出丑。怎奈他不来理论这

话，倒瞪着两只眼睛，摇头晃脑，指手画脚的，向那班贼交

代道：“这话你们可得听明白了，人家本主儿算放了你们

了，没人家的事，这全是我姓邓的主意。你们要不服，过了

事几，只管到山东茌平县岔道口，二十八棵红柳树邓家庄去

找我，我那里是个座北朝南的广梁大门，门上接一面黑漆金

字匾，匾上有‘名镇江湖’四个大字，那就是我舍下。我

在舍下候着。”

安老爷看他闹了这半日，早觉得君子不为已甚，这事尽

可不必如此小题大作；只是他正在得意场中，迎头一劝，管

取越劝越硬，倒从旁赞道：“九哥你这办法，果然爽快，只

是家人们也闹了半夜了，也让他们歇歇，吃些东西，再理会

这事不迟。”因和张进宝使了个眼色，吩咐道：“且把他们

带到外头听着去。”张进宝会意，便带着众家人，七手八

脚，一个一个拉住一把绳子，轰猪一般的，带出二门去了。

这才得一甩手，踅身上了台阶儿，进了屋子，他还嚷道：

“我就不信咧，北京城里的贼，这么大字号，他会不认得邓

九公！”褚大娘子道：“够了，咱们到那院里坐去，好让人

家拾掇屋子。”安老爷、安太太也一面道乏，往那边让；那

边上房里，早已预备下点心，无非素包子、炸糕、油炸菜、

—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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甜浆、粥面、茶之类。众女眷随意吃了些，才去重新梳洗。

邓九公这里，便和安老爷坐下，又要了壶荸荠枣儿酒，说：

“昨日喝多了，必得投一投。”安老爷一面和他喝酒，只找

些闲话来岔他，因说道：“老哥哥，我昨日一回家，就问

你，说你睡了，怎么那么早就睡下呢？”邓九公道：“老弟，

告诉不得你，这两天在南城外头，只差了没把我的肠子给呕

断了，肺给气炸了。我越想越不耐烦，还加着越想越糊涂，

没法儿回来，闷了会子，倒头就睡了。”安老爷道：“这话

怎讲？我只说你城外听这几天戏，一定听得大乐，我正想问

问老哥哥，也要听个热闹儿，怎么倒如此说？”他连连的摆

手说道：“休提起，我这肚子闷气，正因听戏而起。我说话

再不会藏性，我平日见老弟，你那不爱听戏，等闲连个戏馆

子也不肯下，我只说你过于呆气；谁知敢则这桩事真气得坏

人。”安老爷道：“想是唱戏唱得不好？”邓九公道：“倒不

是在这上头。愚兄听戏，也就只瞧热闹儿，那戏儿一出是怎

么件事，或者还许有些知道的，曲子就一窍儿不通了；到了

昆腔，哼哼卿卿的，我更不懂；要讲那排场行头把子，可都

比外省强，便是不好，大不过是个玩意儿，也没甚么可气

的。我是被一班听戏的爷们，把我气着了。这一天是不空和

尚的东儿，他先请我到了前门东里，一个窄胡同子里，一间

门面的一个小楼儿，上去吃饭，说叫作甚么青阳居，那杓口

要属京都第一。及至上了楼，要了菜，喝上酒，口味倒也罢

了，就只喝了没两盅酒，我就坐不住了。”安老爷道：“怎

么？”他又说道：“通共一间屋子，上下两层楼。底下倒生

着个烘烘烈烈大连二灶，老弟你想这楼上的人，要坐大了工

夫儿，有个不成了烤焦包儿的吗？急得我把帽子也摘了，马

—源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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褂子也脱了。不空和尚，他大概也瞧出我那难过来了，说：

‘路南里有个雅座儿在，咱们挪过那边去坐罢。’我听说还

有雅座儿，好极了，就忙忙的叫人提掳着衣裳和帽子，零零

星星连酒带菜都搬到雅座儿去。及至下了楼，出了门儿，荡

着车辙，过去一看，是座破棚栏门儿。进去里头脏里巴叽的

两间头发铺，从那一肩膀来宽的一个夹道子挤过去，有一间

座南朝北小灰棚儿，敢则那就叫雅座儿。那雅座儿，只管后

墙上有个南窗户，比没窗户还黑；原来那后院子堆着比房檐

儿还高的一院子硬煤，那煤堆旁边，就是个溺窝子，太阳一

哂，还带着一阵阵的往屋里灌那臊轰轰的气味。我没奈何

的，就在那臊味儿吃了一顿受罪饭。我说：‘我出去站站儿

罢。’抬头一看，看见隔墙那三间大楼了，我才知这个地方

敢是紧靠着常请我给他保镖的那个缎行里。他老少掌柜的，

我都认得，连他怀抱儿两小孙子儿，一个叫增儿，一个叫彦

儿的，我也见过。早知如此，借他家的地方儿吃不好吗？老

弟，你往下听，这可就要听戏去了。”

安老爷道：“我见城外头好几处戏园子呢，那里听的？”

邓九公道：“我也没那大工夫留这些闲心，横竖在前门西

里，一个胡同儿里头，街北是座红货铺，那园子门口儿，总

摆那么个大筐，筐里堆着岗尖的瓜子儿。那不空和尚，这秃

孽障，这些事全在行，进去定要占下场门儿的两间官座儿

楼。一问，说都有人占下了；只得在顺着戏台那间倒座儿楼

下窝撇下。及至坐下，要想看戏，得看脊梁。一开场，唱的

是《俞伯牙操琴》，说这是个红脚色，我听他连哭带嚷的闹

了那半天，我已经烦得受不得了；瞧了瞧那些听戏的，也有

咂嘴儿的，也有点头儿的，还有从丹田里运着气往外叫好儿

—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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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还有几个侧着耳朵，不眨眼珠儿的，当一桩正经事在那

里听的。看他们那些样子，比那书上说的闻诗闻礼，还听得

入神儿。这个当儿，那占第二间楼的听戏的可就来了。一个

是个高身量儿的胖子，白净脸儿，小胡子儿，嘴唇外头露着

半拉包牙；又一个近视眼，拱着肩儿，是个瘦子。这两个人

七长八短，球球蛋蛋的，带了倒有他娘的一大群小旦。要讲

到小旦这件东西，更不对老弟你的胃了；愚兄老颠狂，却不

嫌他。为甚么呢？他见了人请安磕头，低心小胆儿，咱们高

了兴，打过来，骂过去，他还得没说强说、没笑强笑的哄着

咱们，在他只不过为着那几两银子，怪可怜不大见儿的。及

至我看了那个胖子的玩小旦，才知北京城小旦另有个玩法

子。只见他一上楼，就拼上了两张桌子，当中一坐，那群小

旦前后左右的也上了桌子，摆成这么一个大儿爷摊子。那个

瘦子可倒躲在一边儿坐着。他们当着这班人，敢则不敢提小

旦两个，都称相公，偶然叫一声，一样的二名不偏讳，不肯

提名道姓，只称他的号。我正在那里诧异，又上来了那么个

水蛇腰的小旦，望着那胖子，也没有个里儿表儿，只听见冲

他说了两字，这两字我倒听明白了，说是肚香；说了这两

字，也上了桌子，就尽靠那胖子坐下。两人酸文假醋的，满

嘴里喷了会子四个字儿的匾。这个当儿，那位近视眼的，可

呆呆的只望着台上。台上唱的，正是《蝴蝶梦》里的说亲

回话，一个浓眉大眼、黑不溜秋的小旦，唧嘈了半天，下去

了不大的工夫，卸了妆，也上了那间楼。那胖子先就嚷道：

“状元夫人来矣！”那近视眼脸上那番得意，立刻就像真是

他夫人儿来了。我只纳闷儿，怎么，状元夫人来到了北京

城，也下戏馆子串店儿呢？问了问不空和尚，才知那个胖子

—远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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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徐，号叫作度香，内城还有一个在旗姓华的，这要算北京

城城里城外属一属二的两位阔公子；水蛇腰的那个东西，叫

作袁宝珠，我瞧他那个大锣锅子，哼哼哼哼真也像他妈的个

元宝猪；原来他方才说那肚香肚香，就是叫那个胖子呢！我

这才知道小旦叫老爷，也兴叫号，说这才是雅。我问不空，

那状元夫人又是怎么件事呢？他拱肩缩背的说：‘那个姓史

叫作史莲峰，是位状元公子，是史虾米的亲侄儿。’我不知

这史虾米是谁，他说那个黑旦，是这位状元公最赏鉴的，所

以称作状元夫人。我只愁他这位夫人，倘然有别人叫他陪

酒，他可去不去呢？

安老爷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岂有此理！”邓九公道：“你打

量这就完了吗？还有呢！紧接着第一间楼上的，听戏的也来

了。一共四个人，嘻嘻哈哈的，玩笑成一团儿；看那光景，

虽是一把子紫嘴子孩子，却都像个世家子弟。一坐下，就讲

究的是叫小旦，乱吵吵了一阵，你叫谁，我叫谁，柜上借了

枝笔，他自己花了倒有十来张手纸开条子。可怜我见他那几

个跟班儿的，跑了倒有五七遍，一个儿也没叫了来，落后从

下场门儿里，钻出个歪不楞的大脑袋小旦来，一手纯泥猴儿

指甲，到那间楼上来，望着他四个不是勾头儿，不像哈腰

儿，横竖虽算请安，远离着呢，就栖在那个长脸儿的瘦子身

边坐下。这一坐下，可就五个人玩笑起来了。那个瘦子，叫

了那小旦一声梆子头，他就夸一声爪一声的道：‘吾叫梆子

头，难道你倒不叫喷嚏吗？’还有那么肉眼凡胎溜尖的条嗓

子的，不知又说了他一句甚么，他把那个的帽子往前一推，

脑杓上就是一巴掌。我只说这个小蛋蛋子，可是来作窝心

脚？那知这群爷们，被他这一打，这一骂，方才乐了。我可

—苑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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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再猜不出他们到底是谁给谁钱了？

安老爷道：“这话大约是九兄你嫉恶太严，何至说得如

此！”邓九公急了说：“老弟，你只不信？我此时说着，还

在这里冒火！你再听罢，可就越出越奇了！第三间楼，坐着

五个人，正面儿俩，都戴着困秋儿，穿着马褂儿，一个安庆

口音，一个湖北口音，一时看不出是甚么人来。那三个不大

的岁数儿，都是白毡帽，绿云子挖镶的抓地虎儿的靴子，半

截儿皮袄，掩着怀，搭包倒系在头里，不但打扮得一样，连

那相儿也一样，那光景像是亲弟兄。这班人倒不玩笑，只见

他把那两个戴困秋的让在正面，他三个倒左右相陪，你兄我

弟的讲交情，交了个亲热。我一看这五个人，不像一路哇，

怎么坐得到一处呢？不空和尚这东西他也知道，他说：‘那

两个戴困秋里头，岁数大些那个赤红脸，姓虞叫虞太白；那

一个鼻子上红糟糟的要长杨梅疮的，姓鹿，名字叫鹿亚元；

连上方才唱摔琴的那个，此外还有一个，算四大名班里头，

四个二簧硬脚。我才知道他两个也是戏子。我问他既唱戏，

怎的又和那三个小车豁子儿坐到一处呢？不空和尚指了我一

指头，他又摆了摆手儿，吐了吐舌头；问着他，他便不肯往

下说了。老弟，你知道这起子人，到底都是谁呀？”安老爷

道：“不唯不知，知之也不消提起，大不外‘父兄失教，子

弟不堪’八个大字；但是养到这种儿子，此中自然就该有

个天道存焉了。我倒怪九兄，你既这等气不过，何不那日就

回来，昨日怎么又在城外耽搁一天呢？”邓九公道：“何尝

不要回来，也是不空和尚闹的；他说明日有好戏，果然昨日

换了一个和甚么班，唱的整本的《施公案》，倒对我的劲

儿。我第一爱听那张桂兰盗去施公的御赐‘代天巡狩，如

—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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朕亲临’那面金牌，施公访到凤凰张七家里，不但不罪他，

倒叫副将黄天霸和她成其好事，真正宽宏大量，说得起宰相

肚子里撑得下船。”安老爷便道：“我的哥，那是戏呀！”他

道：“老弟，这戏可是咱们清国的实在事儿呀！慢说施公的

尽忠报国无人不知，就连那黄天霸的老儿———飞镖黄三太，

我都赶上见过的，那才称得起绿林中一条好汉呢！”安老爷

笑道：“然则这是真的，施公是好的？都是老兄你说的。”

邓九公绰着胡子，瞪着眼睛说道：“怎的不真？真而又真！

难道像施公那样的人，老弟你还看不上眼不成？”安老爷

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怎的戏上张桂兰盗去施公的金牌，施公不

罪他，老哥哥你道他是好？我家这等四个毛贼，摔碎了我几

片子瓦，我要放他，你又苦苦的不准，是叫他赔定了瓦了，

这是怎么个讲究呢？”邓九公听了，不觉哈哈大笑，直笑得

眼泪都出来了，说：“老弟，我敢是又叫你饶了去了。方才

我因为他说不认得邓九公这句话，其实叫人有些不平。如今

你要放他，正是君子不见小人过，得放手时须放手，得饶人

处且饶人，咱们就把他放了罢！”安老爷这才叫张进宝来，

放那班人。那班人还算良心不死，后来三个改过，作了好

人，趁个小买卖儿。只有霍士道，因他哥哥不信作贼不曾得

手，两个打起来，他一去咬下他哥哥一只耳朵来，到底告到

当官，问了罪，刺配到远州恶郡去了。那安老爷家的房子，

自有人照料修理。

自此邓九公又把围着京门子的名胜逛了几处，也就有些

倦游，便择定日子，要趁着天气，回山东去。安老爷再三留

他不住，只得给他料理行装。想了想，受他那等一分厚情，

此事要一定讲到一酬一酢，不惟力有不能，况且他又是个便

—怨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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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，转觉馈出无辞，义有未当！便把他素日爱的家做活计、

内款器皿，以及内造精细细点路菜之类，备办了些；又见天

气冷了，给他作了几件轻暖细毛行衣，甚至如斗篷卧龙袋一

切衣服，都备得齐整。安太太和金、玉姐妹，另有送褚大娘

子并给她那个孩子的东西，又有给她那位姑奶奶带去的人

事，老头儿看了十分喜欢。

这日正是安老爷同了张亲家老爷，带同公子在上房给他

饯行。安太太便在西间，和褚大娘子话别，就请了舅太太、

张亲家太太作陪，两个媳妇也叫入座。老头儿在席上，看着

安老夫妻的这个佳儿，这双佳妇，鼎足而三，未免因羡生

感，因感生叹，便在座上擎酒杯，望着安老爷说道：“老弟

呀！愚兄自从八十四岁来京那趟，临走就和亲友们说过：

‘我邓老九此番出京，大约往后没有再来的日子了。’谁想

说不来，如今已八十八了，又走了这一趟。这一趟把往日没

见过的世面也见着了；没吃过的东西也吃着了。这都是小

事，还了了我们何家姑奶奶这么一个大心愿；又和你老弟多

结了一重缘法，真是万般都有个定数。如今我们爷儿们，在

这里吵闹了这一阵子，临走还承老弟弟夫人这样费心事，你

我的交情，我闹不了那些虚客套了，照单全收不算外，我竟

还有个贪心不足，要指名和你要宗东西，还有托付你的一桩

事。安老爷连忙道：“老哥哥肯如此，好极了。但是我办得

来的，弄得来的，必能报命。”他笑呵呵的干了那杯酒说

道：“这话不用我托你，大约你也一定办得到。除了你，大

约别人也未必弄得来。只是话到礼到，我说得在前。”因又

斟上酒，端起来喝一口道：“老弟，你瞧愚兄啊，闰年闰

月，冒冒冒的九十岁的人了，你我此一别，可不知那年再

—园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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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。讲到我邓老九，一个无名目白出身，两肩膀扛张嘴，仗

老天的可怜，众亲友的台爱，弄得家成业就，名利双收，我

还那些儿不足？只是一会儿价回过头来往后看看，拿我这么

一个人，竟缺少条坟前拜孝的根，我这心里可有点子怪不平

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安老爷便说道：“九哥你这话，我不以为

然；洪范五福，只讲得个一曰寿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宁，四曰

修好德，五曰考终命，不曾讲到儿子和作官两桩事上。可见

人生有子或无子，作官或达或穷，这是造化积有余补不足的

一点微权，不在本人的身心性命上说话；再我还有句话，不

是呕老哥哥，要看你这老精神儿，只怕还赶得上见个侄儿，

也不可知呢！”邓九公听了，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老弟那

可就叫作六枝子拳，新样儿的没了对儿咧。”张老也说了一

句道：“合该命里有儿，那可也是保不齐的。”不想座中坐

着个褚一官，正是个六枝子，说落了典了。他听了只抿着

嘴，低着头喝酒，又不好答岔儿。

这席上在这里高谈阔论，安太太那席上却都在那里静

听。听到这里，舅太太便道：“九公这话，我就有点子不

服；我不是个没儿子的，难道我这个干女儿，和你们这个大

姑奶奶，还抵不得人家的儿子么？”安太太也道：“这话正

是。”邓九公那边，早接口高声叫道：“好话呀！舅太太、

弟夫人，我正为这话要说。”因向安老爷说道：“不但我这

女儿，就是女婿，也抵得一个儿子；第一心地儿使得，本领

也不弱，只不过老实些儿，没什么大嘴末子。为什么从前我

在道上的时候，走一天拉扯他一天，到了我歇了业了，我也

不叫他出去了？因为走镖的这一行，虽说仗艺业吃饭，是桩

和小人作对头的勾当，不是条平稳路。老弟你只看着咱愚兄

—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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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么个老坯儿，还吃海马周三那一合儿。所以我想着，将来

另给他找条道儿，图个前程。论愚兄的家计，不是给他捐不

起个白蓝顶子，那花钱买来的官儿，到底铜臭气，不能长

久；以后他离了我了，设或遇见有个边疆上的机会，可得求

下二叔，想个方法儿，叫他一刀一枪的巴结个出身，一样的

和贼打交道，可就比保镖硬气了。这是一。”

安老爷道：“这话也算九哥多交代，老兄二百岁以前，

果然我作个后死者，这事还怕不是我的责任？再说只要有机

会，也不必专在你老人家二百岁后，交给我罢。请问要的那

宗东西，是什么呢？”邓九公道：“这宗东西，比这个又关

乎要紧了。老弟，不是我和你说过的吗？我自从十八岁，因

一口气上，离了淮安本家，搬到山东茌平落了籍，算到今日

之下，整整儿的七十年，不但我的房产地土都在这边儿，连

坟地我都立在这里了；二位老人家，我要请过来了，我算不

想再回老家咧。到了我庆八十的这年，又有位四川木商的朋

友，送了我副上好的建昌板，我那一头儿的房子也置下了。

内囊儿的东西呢，你侄女是给我预备妥当了；什么时候说声

走，我拔腿就走，跟着老人家乐去。我就只短这么一件东

西，这些年总没张罗下；愚兄还带管是个怯壳儿，还不知这

东西，我使得着使不着，得先讨老弟你个教。”安老爷道：

“老哥哥你不必往下说，我明白了。你一定是要我一副吉祥

陀罗经被。”那老头子听了，把头一扭嘴一撇道：“唔！我

要那东西作什么呀？我听见说，都是那些王公子大人，还得

万岁爷赏，才使得着呢。慢讲我这分儿使不着，就让越着礼

使了去，也得活着对得起阎王爷，死了他好敬咱们，叫咱们

好处托生啊！不然的时候，凭你就顶上个如来佛去，也是瞎

—圆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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闹，陀罗经被就中用么？”

安老爷暗暗的诧异道：“不想这老儿，不读诗书，见理

竟能如此明决。”因说道：“既如此，老哥哥你倒直说了

罢！”只见他未曾开口，脸上也带三分恧色，才笑容可掬的

说道：“我见他们那些有听头儿的人，过去之后，他的子

孙，往往的来请那班名公老先生们，把他平日的好处，怎长

怎短的，给他写那么一大篇子，也有说行述的、行略的、行

状的，我也不知他准叫作什么。是说这些事，也不过是纸上

空谈哪！可不知怎么个原故儿，稀不要紧的平常事，到了你

们文墨人嘴儿里，一说就活眼活现的，那么怪有个听头儿

的。到了劣兄，可又有个什么可写的？只是我一辈子功名富

贵都看得破，只苦苦的愿意听人说一句：邓老九是个朋友。

所以我心里想着，将来也要弄这么一篇子东西。这话要不是

我从去年结识得老弟你这么个人，我也没这妄想了的。因为

我往往的见那些好戴高帽的爷们，只要人给他上上两句顺

他，自己就忘了他自己是谁了，觉着那人说的都是实话。这

话除了我，别人带着全是不配。再不想那神童诗上说得好，

别人怀宝剑，我有笔如刀。那文家子凭那管笔的厉害，比我

们武家子的家伙还可怕。看不得面子上只管写的是好话，暗

里魂消，挖苦了他的，还作春梦呢！老弟你知道的，愚兄这

学问儿，本就有限，万一求人求得不当的，他再指东杀西，

之乎也者的奚落我一阵，我又看不澈，那可不是我自寻的

么？讲到老弟你了，不但我信得及你是个学问高不过、心地

厚不过的人，我是怎么个人儿，你也深知。愚兄别的事是都

就了，绍兴酒喝了；还记得那《古文观止》上，也不知那

篇子里头，有这么的两句话，说：‘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

—猿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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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也。’这两句话，可就应在你我今日了。如今我竟要求你

的大笔，把我的来踪去路，实打实，有一句说一句，给我说

一篇，将来我撒手一走之后，叫我们姑爷，在我坟头里给立

起一个小小的石头碣子来，把老弟的这篇文章镌在前面儿，

那背面儿上可就镌上众朋友好看我的‘名镇江湖’那四个

大字。我也闹了一辈子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算是这么件

事，老弟你瞧看行得行不得？”

读者再不想邓九公这等一个粗豪老头儿，忽然满口大段

谈起文来，并且门外汉讲行家话，还被他讲着些甘苦利害，

大是奇事！世有不读诗书的英雄，此老近之矣；更不想他又

未能免俗，忽然的动了个名想，尤其大奇。然而细按去，那

三代以下，唯恐不好名，这句话不是句平常话。名者，实之

归也，只看从开天画卦起，教耕稼，造冠裳，至删诗书，定

礼乐，赞《周易》，修《春秋》，这几桩实实在在的事，那

一桩又不是个名想。只是想不想，其权在人；想得到身上想

不到身上，其权可在天。天心至仁且厚，唯恐一物不安其

所，不遂其生，怎的又有个叫他想不到身上之话？殊不知人

生在世，万事都许你想个法儿，寻些便宜，独到了这“才

名”两字，天公可大大的有些斟酌，所以叫作造物忌才；

又道是唯名与器，不可以假人。然则天心岂不薄于实而转厚

于虚，不仁于人面转仁于物呢？不然，这大约就要看看那人

的福命，可载得起载不起？古今来一班伟人，又何尝不才名

两赋到了载不起。纵使才大如海，也会令名不终，否则浪得

虚名，毕竟才无足取，甚而至于弄得身败名隳的都有。只这

邓九公，充其量，不过一个高阳酒徒，又有多大的福命！怎

的天公保全他一世，此刻还许他遇着这位安水心先生，要把

—源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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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成就，要名传不朽？要知只他那善善恶恶的性情，心直口

快，排难解纷，救人之急，便是种福的根本。种了这段福，

就许造这条命，才不才这个名字儿，天已经许他想得到手

了。何况这老头儿，还不是个不才之辈呢。话虽如此说，又

何以见得他名传不朽呢？且莫讲别的，只这位燕北闲人，一

时闲得没事干，偶然把他采人《儿女英雄传》中，已经比

那有友五人焉其中的三人，福命不同了哇！

安老爷听邓九公讲了半日，再不想他益发有这等见解，

恰好这句话，又正搔着自己痒处，先端起酒来，一饮而尽，

说道：“这更是我的事了。九哥你既专诚问我，我便直言不

讳，你要这宗东西，也不必等到你二百岁后。古人朋友，相

交忘形，有生为立传的，还有生吊月祭的；如今你我也不必

作这骇人听闻的事，待我把老兄的平生事实，作起一篇生传

来，索性请老兄看过了，将来再镌上那碣碑上。但是那块匾

上的‘名镇江湖’四个字，只好留作个光耀门楣的用处，

镌在碑上，却不合款，老哥哥你必要用，也不妨入这篇文章

里，一并镌在碑阴上。”安老爷才说到这句，早不是他的意

思了，嚷道：“喂！老弟，你给我的大笔，倒要弄到后面

去，那正面可还配用什么呀？”安老爷拈着那小胡子，想了

想说道：“依我的主意，那正面要从头到底，居中镌上清故

义士邓某之墓的一行大字，老哥哥你道如何？”他才听完这

句话，乐得把那桌子一拍，拍得桌子上的碟儿碗儿山响，说

道：“着！着！着！是这么着！这话我心里可有，就只变不

过这个弯儿来，真少不起你们这文字班儿的，就结了。”说

着一叠连声儿的，叫快取热酒来，换大杯来。公子连忙站

起，用大杯亲自给他斟了一杯送过去。他也不管那酒的冷

—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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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，双手端起来，咕嘟嘟一气饮尽，向安老爷照着杯告了个

干，说道：“老弟呀！我邓振彪这就足咧！”

当下两席上见他这等豪饮，一个个都替他高兴，只有褚

大娘子听见他父亲提到身后的事情，心中有些难过，勉强笑

道：“人家二叔今日给送行，你老人家不说找个开心的兴头

话儿说说，且提八百年后这些没要紧的事作甚么？这叫作清

晨吃晌饭，早呢！”她只管满脸笑容那里这样说，却不禁不

由得鼻子一酸，那说话的声音早已岔了。邓九公这边说道：

“姑奶奶，这话你不懂，你过来，我说你听。”褚大娘子只

得过这边来。安公子见了忙离席让座，连褚一官也站起来。

张老才要谦让，被邓九公一把按住，说：“张老大你别动。”

因和他女儿女婿说道：“你两个可别把这话看作没要紧。不

是我同你二叔的交情，说不到这里；是这交情，不是你二叔

这个人，也说不到这里；这才是八百年难遇的第一件兴头

事。方才的话，你俩都听明白了，没别的，你两口儿就至至

诚诚的，给你二叔磕个头，算替我谢谢他。”女儿女婿果然

转过身来，望着安老爷便拜了下去。慌得安老爷离座出席，

忙拉起褚一官，又向褚大娘子作揖答礼，说道：“这礼从何

来？这是你老人家的醉命了。”便回头向安太太道：“太太

快让大姑奶奶归座去。”

这个当儿，金、玉姐妹早陪着过来，就便把她让了过

去，安太太也出席相迎；不想她将走到席前，望着安太太又

磕下头去。安太太连忙搀起来道：“姑奶奶，这是怎么说？

就讲你二叔为你老人家，也是该的；可与我甚么相干儿，你

行起这个大礼来？”褚大娘子站起来道：“我给老人家磕这

个头，可另是一件事。我从在我们青云堡庄儿上见着你老人

—远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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